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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緣
際
會
，
與
華
人
女
作
家

聶
華
苓
女
士
相
識
並
偶
回
愛
荷
華

城
看
望
她
，
也
獲
贈
她
的
憶
筆
，

《
三
生
三
世
》
（
二○

○

四
）
與

《
三
生
影
像
》
（
二○

○

七
）
，

坐
在
那
張
識
見
過
來
自
世
界
各
地

數
百
位
作
家
的
桌
子
旁
，
聽
她
憶

昔
文
壇
，
笑
聲
爽
朗
。
她
那
一
代

人
顛
沛
流
離
的
私
人
記
憶
映
照
國
族
歷
史
與
創
傷
，
及

她
與
已
故
丈
夫
、
美
國
詩
人
保
羅
．
安
格
爾
對
文
學
超

越
政
治
與
國
界
藩
籬
所
作
的
貢
獻
，
不
單
需
要
文
字
，

也
需
影
像
來
紀
錄
。

香
港
導
演
陳
安
琪
與
聶
華
苓
及
兩
個
女
兒
有
數
十

年
交
誼
，
近
水
樓
台
拍
攝
的
紀
錄
片
《
三
生
三
世
聶
華

苓
》
（
二○

一
二
）
，
應
運
而
生
。
恰
在
台
北
長
春
國

賓
戲
院
上
映
，
與
朋
友
同
去
，
竟
在
影
院
巧
遇
自
芝
加

哥
回
台
北
的
學
姐
，
又
是
與
電
影
有
關
的
緣
分
。

影
片
蘊

豐
沛
的
情
感
，
或
許
也
因
為
，
作
者
的

記
憶
與
觀
者
的
記
憶
，
匯
流
入
海
。
熟
悉
的
雷
光
夏
音

樂
；
住
過
三
年
的
愛
荷
華
城
，
寧
靜
的
民
居
，
奔
流
的

﹁文
脈
﹂
愛
荷
華
河
水
，
及
紅
葉
點
綴
聶
華
苓
與
保
羅

半
山
腰
的
橘
色
房
屋
﹁安
寓
﹂
…
…
銀
幕
與
心
底
熟
悉

的
景
致
，
在
這
一
刻
疊
印
起
來
。

而
當
日
中
午
才
在
台
大
圖
書
館
看
過
周
藍
萍
展
覽

，
晚
上
便
在
影
片
中
聽
到
他
作
曲
的
《
綠
島
小
夜
曲
》

（
彼
時
為
心
上
人
所
作
情
歌
）
，
也
看
到
丁
玲
與
蘇
珊

．
桑
塔
格
的
合
影
（
這
是
兩
位
同
樣
傳
奇
而
生
命
軌
跡

如
此
迥
異
的
女
性
）
。
片
中
採
訪
諸
多
兩
岸
三
地
作
家

，
莫
言
評
價
爽
朗
樂
觀
的
聶
華
苓
老
師
有
俠
義
情
懷
、

英
雄
氣
概
。

香港建築中心最近組團前往澳門遊
賞古蹟，我受託負責設計行程和沿途講
解。一行人早上由普濟禪院出發，最後
一站在鄭家大屋，目的是欣賞在該處上
演的話劇。原以為這是一齣介紹鄭觀應
的歷史劇，怎料未踏入表演場地 「積善

堂」，話劇已悄然開始，觀眾在不知不覺間成為了劇中的角
色。

該劇以招募演員為引子，混在觀眾中的真正演員逐一出
場後，話劇正式開始。劇中人物有導演、助導和三名投考演
員，他們以不同方式演繹鄭觀應的故事，有搞笑的、武俠的
，亦有文縐縐的。從鄭觀應講到鄭家大屋，以至他在屋內寫
成的名著《盛世危言》，當中加入了許多喜劇元素。

劇中有演員扮演孫中山，他與鄭觀應是同鄉，兩人相差
二十四載。一八九二年孫中山到澳門行醫，常與鄭觀應交往
。中日甲午戰爭前夕，孫中山希望清廷改革，準備上書李鴻
章，提出改良主義綱領，明言 「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
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便是借用《盛世危言》自序的
一段話，足見孫中山的變革思想深受鄭觀應影響。

該話劇由澳門文化局和小山藝術會合辦，演出期間引發
觀眾陣陣笑聲，絕無冷場。看罷後，我心想如果香港當局能
容許話劇界將空置或人流稀少的古蹟（如沙田王屋和柴灣羅
屋）變作舞台，給表演者發揮創意，定能吸引更多人走入歷
史場景，注入生氣。

飛
龍
乘
雲
去
，
銀
蛇
駕
霧
到
。

蛇
是
我
國
農
曆
中
的
十
二
生
肖
之
一

，
排
名
第
六
，
與
十
二
地
支
配
屬
﹁

巳
﹂
。
蛇
是
健
康
之
肖
，
你
看
，
每

天
的
﹁巳
時
﹂
是
上
午
九
點
至
十
一

點
的
黃
金
﹁蛇
時
﹂
，
此
刻
太
陽
升

起
，
朝
氣
蓬
勃
，
是
人
生
精
力
最
旺

盛
的
時
辰
。

去
歲
龍
肖
是
人
們
崇
拜
的
圖
騰

，
但
它
畢
竟
是
被
人
們
虛
擬
神
化
了

的
動
物
，
而
今
肖
銀
蛇
則
是
在
地
球

上
生
存
了
一
億
五
千
萬
年
的
實
實
在

在
的
真
小
龍
！
蛇
年
無
疑
是
個
吉
祥

年
，
它
賜
給
人
們
的
不
在
於
金
錢
財

富
，
而
是
最
最
實
在
的
健
康
和
長
蛇

（
壽
）
。

謂
予
不
信
，
且
看
世
界
衛
生
組
織
的
象
徵
圖
徽

，
其
居
中
位
置
正
是
一
條
銀
蛇
盤
旋
的
權
杖
。
世
界

衛
生
組
織
的
宗
旨
是
使
全
世
界
人
民
獲
得
盡
可
能
高

水
準
的
健
康
。
該
組
織
給
健
康
下
的
定
義
為
﹁身
體

、
精
神
及
社
會
生
活
中
的
完
美
狀
態
﹂
，
故
銀
蛇
是

被
全
世
界
人
類
視
為
﹁醫
學
智
慧
﹂
象
徵
的
體
現
。

據
說
，
古
希
臘
的
健
康
女
神
，
手
持
一
隻
藥
碗
，
碗

上
同
樣
纏

一
條
長
蛇
。

女
性
最
羨
慕
和
最
渴
望
得
到
的
是
銀
蛇
般
的
細

腰
，
對
男
性
來
說
何
嘗
不
是
如
此
呢
？
腰
帶
長
，
壽

命
必
短
，
這
是
因
為
腰
帶
孔
愈
往
後
移
，
高
血
脂
、

高
血
壓
、
動
脈
硬
化
和
心
腦
管
病

的
發
生
率
也
愈
高
。

蛇
肉
是
滋
陰
補
陽
、
清
血
美

膚
的
滋
補
佳
品
，
在
當
令
冬
季
，

南
方
人
喜
食
蛇
羹
，
用
以
禦
寒
及

冬
令
進
補
。
此
外
蛇
皮
、
蛇
膽
、

蛇
血
均
是
銀
蛇
賜
福
人
類
的
良

藥
。 銀蛇賜健康

思 健

近
日
家
中
的
電
視
經
常
在
播
放
《
戇
豆
先
生

》
的
動
畫
片
，
戇
豆
種
種
怪
誕
行
為
令
全
家
老
少

捧
腹
。
在
英
國
電
視
喜
劇
中
扮
演
戇
豆
先
生
的
演

員
羅
溫
．
艾
金
森
，
他
的
幽
默
內
斂
創
造
了
一
種

英
國
式
的
無
厘
頭
，
表
演
中
並
無
針
砭
時
弊
，
但

又
並
非
搞
笑
這
麼
單
純
。
相
對
於
美
國
式
喜
劇
的

誇
張
，
英
國
劇
通
常
是
透
過
肢
體
與
表
情
來
體
現

意
境
，
戇
豆
先
生
便
是
其
中
的
典
範
。

艾
金
森
擁
有
牛
津
大
學
的
電
機
工
程
學
位
，
一
個
學
理
工
的
才

子
，
竟
長
得
如
此
滑
稽
，
五
官
可
以
任
意
扭
曲
，
表
情
更
是
細
膩
風

趣
，
艾
金
森
演
活
了
戇
豆
先
生
，
世
人
都
認
為
他
天

生
應
該
吃
這
碗
飯
。

看

動
畫
片
中
的
戇
豆
先
生
，
不
知
怎
地
想
起

了
黃
秋
生
。
黃
秋
生
是
一
個
中
英
混
血
兒
，
四
歲
時

遭
英
國
籍
父
親
拋
棄
。
父
親
曾
寫
信
給
他
，
說
會
返
回
香
港
，
但
一

直
沒
有
，
黃
秋
生
笑
父
親
﹁呢
條
正
一
吹
水
王
！
﹂
黃
秋
生
缺
乏
父

愛
，
又
生
得
﹁鬼
頭
鬼
相
﹂
，
幸
好
他
沒
有
自
暴
自
棄
，
荒
廢
人
生

。
他
自
認
粗
人
拍
的
是
﹁爛
片
﹂
，
卻
贏
得
兩
屆
香
港
電
影
金
像
獎

的
影
帝
。
他
在
銀
幕
上
﹁惡
形
惡
相
﹂
打
打
殺
殺
，
銀
幕
下
卻
在
安

靜
地
閱
讀
董
橋
的
《
青
玉
案
》
，
認
真
研
究
《
心
經
》
，
甚
至
在
鋼

琴
上
彈
奏
情
歌
《
暫
別
》
。
黃
秋
生
給
兒
子
起
名
黃
一
一
：
﹁改
佢

呢
個
名
，
諗
住
罰
抄
易

嘛
，
點
知
呢

年
代
唔
興
罰
抄
。
同
埋
呢


名
似

音
樂
家
，
好
似
馬
友
友
咁
！
﹂
黃
秋
生
的
思
維
與
言
語
中

不
乏
戇
豆
先
生
般
的
英
式
幽
默
。

英
式
幽
默

慕

秋

有
此
傳
說
，
在
清
朝
的
末

年
，
有
人
成
功
製
造
了
一
艘
飛

艇
，
還
飛
上
中
國
的
天
空
，


翔
雲
海
間
。

傳
說
中
的
人
物
是
辛
亥
革

命
志
士
之
一
的
謝
纘
泰
，
他
本

是
澳
洲
華
僑
，
在
香
港
皇
仁
書

院
讀
書
，
後
來
在
港
府
華
民
政

務
司
做
事
，
工
餘
時
間
埋
首
研
究
航
天
科
學
，
見
清

朝
在
中
日
甲
午
戰
爭
失
敗
喪
權
辱
國
，
認
為
只
有
搞

好
科
學
工
程
，
研
發
犀
利
武
器
才
可
強
國
。
於
是
謝

纘
泰
開
始
設
計
飛
艇
藍
圖
，
在
一
八
九
九
年
他
帶


詳
細
的
設
計
圖
和
材
料
說
明
，
親
自
赴
京
，
呈
獻
給

清
政
府
，
期
望
能
批
准
試
製
，
豈
料
石
沉
大
海
，
杳

無
音
訊
。

要
知
道
，
建
造
一
艘
飛
艇
，
費
用
極
鉅
，
非
普

通
人
可
為
，
謝
纘
泰
唯
有
借
傳
媒
之
力
，
宣
傳
他
的

飛
艇
概
念
，
藉
此
向
有
心
之
士
尋
求
資
助
，
亦
正
因

如
此
，
他
的
飛
艇
設
計
圖
得
以
留
傳
下
來
。
一
九
一

○

年
第
四
期
的
《
小
說
月
報
》
便
刊
登
了
他
當
時
的

﹁中
國
號
﹂
飛
艇
圖
，
百
年
後
今
天
再
看
到
，
總
覺

得
它
像
科
幻
電
影
設
計
，
多
於
實
際
的
科
學
構
想
。

且
讓
我
描
寫
一
下
這
圖
片
，
那
飛
艇
正
飄
浮
在

湖
泊
上
空
，
艇
分
上
下
兩
部
，
上
部
是
巨
型
雪
茄
形

氣
球
，
下
部
是
鋁
製
艇
體
。
氣
球
上
面
用
英
文
寫


C
hina

（
所
以
稱
﹁中
國
號
﹂
）
，
還
有
清
朝
國
旗
﹁

黃
龍
旗
﹂
向
外
飄
揚
。
艇
體
有
推
行
器
，
是
馬
達
發

動
的
螺
旋
槳
，
分
別
安
裝
在
艇
首
艇
尾
和
艇
面
上
。

以
後
的
就
是
傳
說
了
，
一
說
謝
纘
泰
成
功
製
造

中
國
號
，
更
在
天
空
試
飛
，
哄
動
一
時
，
但
留
下
很

多
疑
問
，
例
如
在
何
時
何
地
試
飛
，
都
沒
有
明
確
記

錄
。
另
一
說
法
較
為
可
信
，
他
沒
錢
建
飛
艇
，
難
圓

夢
想
，
跟

投
身
革
命
，
沒
時
間
搞
航
天
工
程
了
，

直
到
死
時
（
一
九
三
三
年
）
，
因
沒
造
好
飛
艇
仍
耿

耿
於
懷
。 飛

艇
之
謎
吳

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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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來
喜
愛
歷
代
名
家
所
繪
以
鷹

、
鴞
類
為
題
材
之
中
國
水
墨
畫
，
包

括
鷲
、
鴟
、
鵰
、
鳶
、
隼
、
鶻
等
猛

禽
。
清
初
八
大
山
人
（
朱
耷
）
，
以

至
近
代
潘
天
壽
筆
下
兀
鷹
，
皆
很
有

氣
勢
，
神
態
活
然
紙
上
。
明
代
畫
鷹

高
手
，
首
要
數
成
化
至
弘
治
時
期
廣

東
花
鳥
畫
家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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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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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
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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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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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
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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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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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
豪
放
遒
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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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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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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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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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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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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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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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
鳥
，
皆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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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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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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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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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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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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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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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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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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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
）
；
因
為
他
同
時
以
山
水
畫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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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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擅
，
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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禽
鳥
畫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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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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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
附
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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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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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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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意

作
品
之
一
，
繪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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猛
禽
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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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圖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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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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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生
。
曾
另
見
他
畫
的
《
慈
烏
圖
》
，
烏
背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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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
法
，

十
分
別
致
；
可
說
脫
胎
自
南
宋
法
常
畫
鳥
技
法
，
但
與
兩

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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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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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
花
鳥
畫
截
然
不
同
，
並
不
用
工
筆
重
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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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兼
有
水
墨
寫
意

與
寫
實
之
長
，
線

條
簡
練
，
墨
色
滋

潤
，
呈
現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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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

類
猛
禽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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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個
性
。

又
像
他
畫
雪

蕉
白
鶴
圖
，
使
人

有
樸
茂
傳
神
之
感

，
與
他
筆
下
黃
鶻

及
慈
烏
迥
異
。
其

水
墨
黃
鶻
恢
廓
雄

渾
，
與
林
良
用
筆

放
縱
、
水
墨
淋
漓

之
禽
鳥
畫
各
有
千

秋
，
皆
值
得
珍

藏
。

沈周水墨 黃鶻傳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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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家大屋話劇 陳天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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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山藝術會成員在鄭家大屋演出有趣話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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塵塵記事記事 鏡鏡屋屋

【本報訊】粵劇戲台成立五周年推
出 「名角名劇展演」，演出包括五套戲
寶精選及折子戲專場，將於本月九至十
三日於元朗劇院演藝廳公演。多位大老
倌如羅家英、南鳳、梁兆明、陳儀、
尤聲普、阮兆輝、廖國森及鄭詠梅鼎
力支持，幕後班底由藝術總監李奇峰
領導。

本次展演的五場名劇為《南宋鴛鴦
鏡》、《洛神》、《枇杷山上英雄血》
、《無情寶劍有情天》及《碧血寫春秋
》，另設折子戲專場。

《南宋鴛鴦鏡》一月九日晚上七時
半演出。提轄馮公翊之女玉梅被俘，為
希周所救並結合。玉梅與希周分別時各
執鴛鴦鏡為信物，誓不相負。希周後化
名投效岳家軍建奇功，往聘玉梅。玉梅
違父命不嫁。後經韓世忠及岳飛勸解，
前嫌冰釋，舊鏡重圓。

《洛神》一月十日晚上七時半演出
。曹丕娶了曹植意中人宓妃，一對愛侶
竟成叔嫂。曹植失戀之後暴戾、縱酒
，而痛苦的宓妃眼見曹植因愛而消磨
殆盡，最後冒險寫了密函約見曹植於

梨香苑。
《枇杷山上英雄血》一月十一日晚上七時半演

出。匈奴入侵，大哥文虎應戰，囑託父母善視未婚
妻小菊。孰料戰敗，家人誤會文虎已殉國，乃將小
菊改配文舉。一年後，文虎返家後，約弟文舉決一
死戰。孰料匈奴捲土重來，兄弟冰釋前仇，聯同對
抗外敵。

《無情寶劍有情天》一月十二日晚上七時半演
出。呂懷良奉命追殺韓信後人，其女悼慈卻與韓信
後裔韋重輝青梅竹馬。重輝知自己身世後，起兵攻
打呂營寨。冀王逼悼慈混入韋營暗殺主帥。兩人營
中相認，重輝接受誘降。孰料冀王欲吞併韋呂兩家
造反。呂韋遂合力擊殺冀王，有情人終成眷屬。

《碧血寫春秋》一月十三日晚上七時半演出。
明帝年間，元帥鍾于君強令長子孝全出征。孝全中
埋伏，幸得眾人解圍。然奸臣進讒言加罪，昏君罷
免孝全官職。孝全後被奸臣處死。其弟孝義找出證
據，手刃奸臣。

折子戲專場一月十三日下午一時四十五演出。
內容為《白蛇傳之盜仙草》、《三夕恩情廿載仇之
盤夫》、《十五貫之訪鼠》、《龍鳳爭掛帥之路遇
》。

查詢節目詳情，可電二三八八三八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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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文化節目精選
■沙田大會堂場地夥伴計劃晚上七時半於沙田大會堂演
出粵劇《龍駒琴弦閣》。

■彩燕歌藝團晚上八時於屯門大會堂演出 「陳小燕師生
演奏會」 。

■《囍事近》一生一世版晚上八時於上環文娛中心劇院
演出。

■曾桂蘭主辦的 「免費教唱歌」 上午十一時至下午一時
於沙田大會堂舉行。

■ 「日出東方─蕭暉榮藝術展」 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
於香港大會堂展覽廳展出。

■香港潛攝大賽得獎作品展於香港文化中心大堂展出。

【本報訊】記者李夢報道：二○一
二年最後一日，天氣奇好。記者在西貢
海邊一咖啡館見到香港管弦樂團團長伊
果．尤瑟夫維奇（Igor Yuzefovich）。

從冰天雪地的美國陪父母過了聖誕
，回來竟撞見這好陽光，他頗有些興奮
，和女友商議去哪裡倒數迎新年。去年
這時候，兩人甫到這城市，便急急搭的
士往太平山頂看日出。像很多香港人一
樣。

不當過客 香港為家
「我並沒有抱過客的心態。」他

說， 「一來到，我就將這裡當成了家。」
來港之前，他在美國巴爾的摩交響

樂團十五年，做到助理團長的位置。 「
我從來不喜歡在一個地方住太久。」十
五年，對他來說夠長了，到了換個地方
換種新鮮生活的時候了。

於是跨山跨海，他來了香港，在西
貢山上住下，去銅鑼灣或澳門的中式傢
具店 「淘」古董桌椅。周末，他約朋友
行山出海，日子過得安靜又充實。城市
裡生活久了，驀地離開擁擠繁華地，竟
能遇見不一樣的意趣。

就像蕭斯塔高維契的小提琴曲子拉
久了，也想試試不同的，比如拉威爾和
蕭頌（Chausson）的法國音樂。本周末兩
場音樂會，他將與指揮馬卻（Jun Märkl
）和 「港樂」合作蕭頌的《詩》以及拉
威爾的《吉卜賽人》。

這兩首雖然技巧出名的難，但他上
學那會兒就練開了，不陌生；指揮馬卻
去年六月與樂團合作拉威爾的《波萊羅
舞曲》，也是熟的；團裡樂手更不消說

，日日聚在一起排練。雖然樂團、指揮
和曲目都離不開一個 「熟」字，尤瑟夫
維奇仍覺得，這場音樂會 「頗有挑戰性
」，好像自己上任團長第一年的小總結
。說到底，他還是因為這份工，而不是
香港郊野的美景，才來到這裡。

上任前，他曾與 「港樂」大提琴首
席鮑力卓合作柴可夫斯基《天鵝湖》中
那段二重奏。當時他就想： 「天哪，我
就算為了和這傢伙一起拉琴，也要來這
裡。」更何況，團裡樂手普遍年輕有想
法，像鮑力卓那樣 「愛自己所做」的人
也不在少數。儘管和歐美那些有百多
年傳統的樂團相比，這個團的歷史算不
上久長，但年輕有年輕的好，不泥古，
沒有條條框框束縛，得了灌溉便能 「
一路不停地成長」。

多留空隙 去除束縛
「我想對樂團的成長有所助益。」

很多人問尤瑟夫維奇怎樣定義 「樂團團
長」（concertmaster）這詞，他直說難，
「沒人規定你一定要做什麼，或者一定

不能做什麼。」輕重緩急，全憑一心。
但也有個大致方向： 「我們（樂團團長
） 好 像 指 揮 和 樂 手 之 間 的 中 間 人 （
middleman）」。或者用 「橋樑」一詞作
譬喻，也無不妥。

在他那裡，好指揮總能在處理譜面
內容時留下很多「空隙」，予樂團自在發
揮。 「不是每個小節都卡得死死的」。
說，他做了個手勢，像太極中的推手。

「Edo（港樂前任音樂總監）去年四
月的三場告別音樂會給我的印象太深了
。」當 「貝九」最末樂章在極盡光輝極

盡絢爛中結束，台下觀眾起身鼓掌依依
不捨的樣子，連台上的他看了，都感動
到眼裡蒙了淚。他還舉去年春來港與樂
團 合 作 的 俄 羅 斯 指 揮 Gennadi
Rozhdestvensky為例，直說沒想到甫就任
便得機會與兒時偶像同台演出。 「當我
只有這麼高的時候，」他說虛比了一
個六、七歲孩子的身高， 「就跟爸爸
去聽他的音樂會了。」

那也是他剛開始接觸小提琴的時候
。他五歲那年，在樂團任樂手的爸爸買
了把迷你小提琴送他。當初只覺得有趣
，零件一個個拆開又再裝起來， 「像玩
具一樣」。沒想到，這 「玩具」到底是
跟定他了，一直也沒丟下。他十一歲去
莫斯科音樂學院讀書時，就已經決定要
終生與音樂為伴了。 「你不可能等到十
六、七歲時才想要成為音樂家。」他說
，對於演奏者來說，基本功太重要。

可是，光有基本功還遠不夠， 「還
要有情感的鋪墊」。就像老柴和蕭斯塔
高維契的旋律，像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
夫斯基的文字，生在俄羅斯人的骨血裡
，磨都磨不去的。 「有些東西是練不出
來的。」他說。

雖然十幾歲便隨了父母離開故鄉莫
斯科去了美國，雖然如今在此定居，但
他承認，身體中的某一部分從來都不曾
離開那片厚實蒼茫的土地。 「我的心永
遠在那裡。」

編者按：香港管弦樂團音樂會 「一
個吉卜賽人．一首詩」，一月四、五兩
日在文化中心音樂廳演出。查詢可電二
七二一三○三○。

香港管弦樂團團長尤瑟夫維奇：

團長像指揮和樂手之橋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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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樂」 新任藝術總監梵志登在今年九月的就職音樂會上，與尤
瑟夫維奇等一眾樂手合作 Keith Hiro攝

▲粵劇藝人羅家英▲粵劇藝人南鳳


